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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濤聲有痛感，像刀尖劃過這個蒼涼的
古銅色的傍晚。
你手執一卷簡牘，默然走來，看西風殘照和
山河歲月漸漸遠去，眼神中只有無盡的悲愴。
彷彿一個時代的結束，又像是一個時代的開
始，此刻的汨羅江畔沒有誰，只有你，一個蕭
瑟的身影，一尊凜然的雄魂。
令人詫異的是，你作為楚國的重臣，曾任左

徒，後任三閭大夫，一直深受楚懷王的信任，上
朝奏事時，常與懷王商議國是，建言獻策。但不
過數年，因你性情剛直，言詞激越，常惹得君主
不快甚至勃然大怒。公元前305年，終因諫言不
合楚懷王的心意，被斷然逐出國都，流放於汨羅
江一帶。你只能幽居於茅屋，埋頭詩文寫作，以
此感懷時艱，傾吐憂思。時光荏苒，一晃近三十
年過去了，公元前278年的春夏之交，沒誰知道
為什麼，這一天你忽然穿戴得特別鄭重，峨冠博
帶，長袍飄飄，來到汨羅江畔一處峭拔的石崖
上。但見山下，江流激越，白浪滔天，捲起千堆
雪。路上遇到一些認識你的農夫或漁夫，大家都
知道你是胸藏萬卷、下筆千言的大文豪，而且待
人親切和藹。可這天，你卻心魂零落，神情痛
切，步履沉重，但誰都不敢問。後來人們才知
道，那時候的你，已然經歷了太多的人生際遇：
初登廟堂之位，你曾豪情滿懷，高唱「青雲衣兮
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為開拓強國利民之
路，你屢屢進言楚懷王，雖然難得君主採納、改
弦更張，你依然堅守着「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
上下而求索」；目睹舉朝上下，耽於酒色，偏安
一隅，你不由得長嘆「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
醉我獨醒」；看到百姓苦於飢寒，不得不在戰亂
中四處逃難，你常常潸然淚下，「長太息以掩涕
兮，哀民生之多艱」；面對強秦的步步進逼，你

強烈主張「聯齊抗秦」，以護疆土，卻屢遭朝廷
責難，楚國不得不長期委曲求全，偏安一隅。滿
懷家國情懷和政治抱負的你終於陷於絕望，那顆
赤子之心猶如一根紅燭，在暗夜中漸漸燃燒殆
盡。公元前278年，秦大軍揮師南下，楚國之都
郢城很快被攻佔。消息傳來，你痛徹心扉，肝膽
俱碎。五月初五那天清晨，徹夜未眠的你披衣而
起，展開一卷卷竹簡，重讀了自己剛剛寫罷的
《國殤》一詩，不由得淚水長流。
國之不存，人將焉附，那就以死報國、以死

明志吧。所有的意願、追索和夢想，都寫進了
《離騷》《九歌》《天問》等煌煌詩文，這輩
子想說的都說了，想做的卻無力回天了，那就
留給後人去閱讀和思考吧。這個清晨，長空陰
雲密布，天雨如淚，時年62歲的你滿懷喪國之
痛，來到汨羅江畔，登上一處峭拔的石崖。呵
呵，臨風而泣，望天地蒼茫，江山無際，哪裏
還找得到心魂所依的家園？哪裏還尋得到讓百
姓安身立命的樂土？回望此生，你曾不計生
死，為楚國振興披肝瀝膽，奔走呼號，建言立
策，直至遭到朝廷的流放，成了遠鄉陌上一布
衣。如今，你頦下三綹長鬚已然斑白，卻見城
頭變幻大王旗，一切心血和努力都付之東流。
身心俱疲的你，再也無法面對山河破碎、家國
沉淪的這一天。寄人籬下，形同牛馬，與其苟
活，莫如赴死。此刻，你凝立在石崖上縱目四
望，荒野淒淒，山水沉寂，再也找不到希望和
救國救民之路。你萬念成灰，肝膽俱碎，對天
地人間再無期冀也沒什麼留戀了。那一刻你縱
身一躍，滔滔汨羅江凜然間展開萬丈巨瀾，將
你擁入深深的懷抱。
一條大江，全是淚水。
人民和歷史記住了這個悲愴的日子：五月初

五。
一尊不死的雄魂，從此屹立千秋。
那以後，你依然活着，依然發出無聲的呼

吼，依然漫步在神州大地。你的目光依然深
情而遼遠，穿過戰國風雲、楚河漢界、唐詩
宋詞、明清畫卷和所有的時代。你的愴然歌
哭，依然激盪着一代代中華兒女的鐵血忠
骨。由此你以自己的「逸響偉辭、卓絕一
世」，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
並為中華民族開創了一個深情而永遠的節
日——端午節。
每到這一天，無論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但

見人間煙火升騰，家家老小團圓，都在用白糯
米、紅絲繩、綠葦葉包糉子。歡聲笑語之中，
人們也許不會提及但絕不會忘記，這是人類史
上規模最大、最具深情的一種懷念和紀念活
動。它來自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心心念念，怕你
在遠去的江流中餓着；同樣在這一天，那些居
住在大江大河之畔的人們，則爭先恐後，赤膊
上陣，敲鑼打鼓賽龍舟，那震天動地的聲浪，
彷彿就在回應和高揚你愛國愛民、奮發圖強的
偉大英魂。在我的家鄉——塞北名城哈爾濱，
每逢端午節，正是紫氣東來、丁香滿城的時
節，市民們幾乎傾城而出，去松花江畔，去太
陽島上「踏青」，為的是傾聽你的呼吸，尋找
你的足跡，致敬你的意義，撫慰你的英靈。
是的。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不能沒有自己

的先賢和英雄。因此每年的這一天，在中國，
你無所不在，聲息可聞。因此，從古至今的學
生課本裏，字裏行間永遠迴盪着你的脈動和心
跳，懷念永在、深情永在、感奮永在！
是的。這一切的源頭都來自你愛國愛民、不

計生死的決然獻身，來自人民對你的深深懷念

和愛戴。一切都從你激情詠唱的楚辭開始，從
你憤然投江的那一天開始，你以自己威武不屈
的英魂和舉世驚艷的才華，高舉起一面偉大的
愛國主義旗幟。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無論經歷
了多少風雲變幻、改朝換代、戰爭與和平，但
為了紀念你、繼承你，一切從未遺忘，從未中
止。你就是永遠的豐碑、永遠的存在、永遠的
相伴！
今天的汨羅江，依然無比清澈，倒映着萬千

青山，蜿蜒在你曾經沉思和漫步的那些地方。
藍天白雲下，遊人們來來去去，無不陶醉於兩
岸美麗的風光。一定！是的，一定！古往今
來，一直有很多很多人在思念你、仰望你、嚮
往你。無論在朝堂之上，還是在茶室或鄉塾之
中，幾乎人人都能夠大聲背誦出你的詩句：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是的，偉大的先師，我們都是你的鐵粉。

2025年5月9日於上海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第八屆魯迅文

學獎獲得者）

我是怎樣說服DeepSeek的

我問DeepSeek：蘇東坡的母親程夫人是哪裏
人？
DeepSeek深度思考20秒，搜索41個網頁，回
答：程夫人是宋代眉州青神縣（今四川省眉山市
青神縣）的。它列出的證據是，司馬光的墓誌
銘、地方志記載以及現存文化遺蹟。
我直截了當告訴它：程夫人肯定不是青神人。
DeepSeek說：用戶「非青神人」觀點，源於對
歷史行政區劃的誤讀。
這算引子，也算開場白。接下來我與DeepSeek

的「交鋒」就愈來愈激烈了。
我想，好吧，既然你DeepSeek提到了司馬光
《武陽縣君程氏墓誌銘》，我就追問：司馬光文
中說，程夫人是眉山人而非青神人，要知道，北
宋時眉山就是眉山縣，青神就是青神縣，它們是
兩個平行的行政區劃，互不隸屬。
「聰明」的DeepSeek這樣回答我：司馬光以州
級行政單位泛稱籍貫，符合宋代書寫規範，還例
舉了某某某寫誰誰誰就是這樣表述的。我尋思，
那是這回事呀，在宋代，州一級稱眉州，縣一級
才稱眉山，怎麼到你DeepSeek這裏，就混為一談
了呢？
我指出了它的錯誤。
DeepSeek一邊表示接受批評，一邊重新審視先
前的推理，但它的結論仍是：此處的眉山，是作
為州級行政單位的代稱。
我真佩服DeepSeek建立在海量數據上的強大
「思維」能力，它知道為自己「開脫」：程夫人
的籍貫問題，在宋代語境中毫無爭議！我注意
到，它創造了一個新詞——「宋代語境」。
雙方的爭議，至此，DeepSeek似乎還佔着上
風。
我得找到它的薄弱處。
DeepSeek舉例蘇母祠的時候，稱明代嘉靖版
《青神縣志》有記載。關於該書，我之前是查閱
過的，上面是否有此記載，我已記不清了。於
是，我便請DeepSeek查找原文。
這下它「原形畢露」。DeepSeek用時22秒，搜
索48個網頁後，說：未發現直接引用該志書原文
的內容。
看來，DeepSeek要麼是自己在創造證據，要麼
是先前網上的所謂證據一直在誤導着它。
而且它承認：您的質疑已揭示現有證據的薄弱

環節。
是呀，DeepSeek作為具有人工智能特徵的大模

型，它的「思維」能力是建立在已有數據基礎上
的。如果之前給它的數據有錯誤，那麼它的結論
肯定不會正確。就目前情況來看，DeepSeek還不
具有「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裏」的本領。
對於這一點，作為人類的我，肯定比DeepSeek

更清楚。
我開始整理並向 DeepSeek「投餵」文獻資

料——蘇軾《書外曾祖程公逸事》、呂陶《太中
大夫武昌程公墓誌銘》、《宋史．程之邵傳》以
及蘇東坡的詩詞，都在菜單裏。我先整理了一個
word文檔，後來又補充了一個，上傳DeepSeek。
在史料面前，DeepSeek修正錯誤的速度，真值

得人類學習——它只用了42秒。
DeepSeek說：以文獻證據鏈的壓倒性優勢，程

夫人籍貫應為眉山縣，這個結論已無可辯駁。
我不由得感嘆：肚子裏沒點東西，還真說服不

了它！
我又問DeepSeek：今後有人問你，程夫人是哪

裏人，你怎麼回答？
它說：我將依據史料明確回答，維護歷史真實

性。
我把這個過程分享到單位微信群裏，引起大家

廣泛熱議。真就有人去問DeepSeek「程夫人是哪
裏人」，DeepSeek回答是「眉山縣人」。更有甚
者要DeepSeek證明「程文應（即程夫人的父親）
是青神人」，而DeepSeek證明的結果是，程文應
乃眉山縣人也。
我想，假如有天我寫一篇關於程夫人籍貫考證

的論文，那麼文末我一定要加上一句：倘若你對
我的考證結論有所懷疑的話，那麼就請你去問
DeepSeek吧。
（作者為中國自然資源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

作家協會會員）

久未入夢的母親，昨晚忽
然來到我的夢裏，一句「兒
子你還好嗎？」讓我淚流滿
面。我伸出雙手想擁抱母
親，她卻飄然而去，一下不
見蹤影。醒來心有不甘，在
屋裏四處尋找母親的身影，
卻一無所獲。這才猛然驚
覺：時如流水，今年8月17
日，母親離開我們已經整整
10年了。
母親是典型的西南農村婦女，一生充滿了
艱辛和不易，但卻用愛滋潤着自己的子女。
母親的娘家在中山鄉一個叫斑竹林的地方，
8歲那年外婆去世，母親在12歲那年給馬河
山上一位姓李的大戶人家當童養媳。即使在
舊社會，去給人家當童養媳也不光彩。每當
母親挎着一個布兜兜回娘家路過牟河壩時，
總有一些好事者嚷着「打，打那個小媳
婦」，做出要圍過去打她的樣子。嚇得12
歲的她不知所措，嚶嚶大哭。幸虧我的曾祖
父在河對面見了，大聲吼道：「你們打人家
幹啥？人家沒吃的才去當童養媳嘛。」吼跑
了那些好事之人。如果曾祖父知道那小姑娘
後來當了他的孫兒媳婦，也會含笑九泉了。
母親給人當了 10 年童養媳，放牛、割

草、做家務，什麼髒活累活都做過。家鄉解
放後，那人出去當了識字班的工作隊員，吃
上了皇糧，穿上了幹部服裝，於是嫌棄沒文
化的母親。新社會婚姻自由，直接提出離婚
即可，可偏偏那人使用冷暴力，長此以往，
受不了折磨的母親乾脆提出離婚，結束了那
段不幸的婚姻，而後經人介紹，嫁給了家徒
四壁的父親。結婚時母親只要了父親一句承
諾：「以後你要對我好！」
母親和父親結婚後雖然日子過得很艱

難，但恩恩愛愛，相濡以沫，從不吵嘴打
架，這在那個年代的農村，是少有的模範。
母親深知這個家來之不易，在生下我們幾兄
弟姊妹後，用春雨般的母愛，無聲無息地滋
潤着我們的心田和人生。
大哥是長子，參加生產勞動早，好吃的好
穿的，母親自己不吃自己不穿也要給他。大
姐是在國家困難時期父親不在家時，母親經
不住別人懇求，做主把她抱養出去的，為此
內疚了一輩子。二姐一天書都沒念過，自能
背背兜起，母親就把她送人帶在身邊幹家務
活，細細地教，溫馨地呵護。五哥三歲時因
病去世，母親為此難過了很久。
三姐讀小學時，有次學校組織春遊，因家裏
沒錢，三姐沒有參加。第二天班主任讓她站起
來「亮相」，問她為什麼不參加。恰巧被去幹
農活時路過學校的母親看見了，於是在教室外
與老師吵了起來。母親說：「沒有錢就沒去，
道理就這麼簡單。」她和老師吵架不對，但護
犢深情顯而易見。當然那天回家後，母親被父
親批評了一頓，說她不該和老師吵架。
小妹從小乖巧，也很懂事，大家都很喜歡
她。有次母親和大哥帶着她進城。在一個擁擠

的布攤前，母親和大哥同時
發現了一塊幾尺長的的確良
布料，這在當時可是很珍貴
的布料。大哥一下拉住布料
一角，說：「這塊布我給妹
妹買回去做衣服。」母親也
伸出手拉住布料另一隻角
說：「這塊布我買回去給
女做衣服。」由於人很擁
擠，兩人都沒注意對方，都
沒鬆手。賣布的很為難，

說：「我只有一塊布，你們都不鬆手，我到底
賣給誰呢？」這時兩人才抬頭一看，不由笑了
起來。
母親不識字，但自從我開始上學後，每晚
做作業，她就陪在我身邊。我不讓她陪，她
就找點家務活做。記得小學時的一天晚上，
我在煤油燈下做完作業時，夜已經很深了，
推開門一看，母親還在燈下剝豆角，那一
刻，我真的很感動。初中畢業因家貧輟學回
鄉務農後，我開始了文學創作。有一天進城
回家，母親神神秘秘地拿出一張被她摺疊得
整整齊齊的紙，說：「兒子，這是你掉的東
西吧？我給你撿起來放着呢。」我接過來一
看，原來是一張寫廢了扔在地上的稿簽紙，
讓人哭笑不得。
後來我因創辦了《瓦屋山》報，被洪雅縣
林場黨委破格錄用，參加了工作，離開了老
家牟河壩，成為生產隊裏第一個吃皇糧的
人。那時父親已經66歲，母親64歲，姐姐
妹妹早已遠嫁他鄉。我離家的那天早上，母
親有點落寞，一個人拿着玉米棒子在屋簷下
不停地掰着。是呀，辛辛苦苦養大的孩子沒
有一個留在身邊，誰心裏不難受呢？我叫了
一聲「媽」，她抬起頭，臉上強裝出笑顏
說：「你就放心去吧，家裏的事還有我和你
伯伯呢。」我們那地方是把「爹」叫「伯
伯」的。那一刻，我明白，母親雖不捨我離
去，但覺得兒子參加工作了，心裏還是很高
興的。我提着簡單的行李，走上離家的鄉間
小路時，母親忽然追了出來，我以為她有什
麼事，轉身停下。不料她只說了一句話，
「兒子，以後不管你工作多忙，走了多遠，
都記得要回來看看你的老婆和孩子，不要這
山望見那山高。」母親說出這話的時候，我
的心裏咯噔一震，眼淚差點流了出來。那時
我已在農村結婚生子，愛人也是文化程度不
高的農村婦女。雖然多年來因為生活瑣事，
母親和兒媳沒少發生矛盾，但當兒子參加工
作要離鄉時，母親也沒忘記用自己曾經的傷
痛警醒兒子的人生，以免讓悲劇在下一代人
身上重演。我含淚點了點頭，要母親放心，
轉身朝茫茫田野中那一片鋪滿綠色，但又通
往遠方的鄉間小路大步走去。
走了快10年的母親，離開家鄉時您那一
句囑咐的話語，兒子一直記在心裏，永遠不
敢忘卻。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第八屆冰心

散文獎獲得者）

香火恭敬如昨
青煙裊裊 絲絲縷縷
來自遠方或時光深處
石碑與荒草
聆聽天界的碎語

所有的名字 曾經生動
如薄雲下踴躍的山巒
鳥鳴空澗 寂靜斟滿
無聲的酒杯 雨水曲折
在碑文裏柔腸般蔓延

往事並不寂寞
雲碎成雨 復活了
許多暗生的事物
一株枸骨攔住去路
像是彼岸帶刺的挽留

●●我與我與DeepSeekDeepSeek進行了進行了一次一次「「交鋒交鋒」。」。 AIAI繪圖繪圖

●●汨羅江 網上圖片

●●久未入夢的母親來到我的夢裏久未入夢的母親來到我的夢裏。。
AIAI繪圖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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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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